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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白沙及其引发的心学公案
———评《陈献章全集》

■陈 畅

陈白沙（陈献章，世称白沙先生）是与

王阳明并称明代心学两大代表人物的思

想家。 学术界习惯把陈白沙定位为明代心

学的开端，陆九渊和王阳明之间承前启后

式的心学宗师。 这种定位大体成立，但其

中某些含混之处有待澄清。 例如，心学最

不同于宋明理学其他思潮之处在于，它是

多元而复杂的思想体系，内部尚存诸多差

异。 “开端”、“承前启后”之类的文字往往

会抹煞其中的思想差异，故而上述习惯看

法中需澄清处包括：白沙与阳明之间是否

存在差异？ 如存在，分别属于什么类型的

心学？ 事实上，明代心学内部已有定论，江

右王门王塘南用心性之学的“行话”总结

说：“阳明之学，悟性以御气者也。 白沙之

学，养气以契性者也。 ”大白话就是，白沙

是主静的心学，阳明是主动的心学。

黄宗羲曾提出疑问：“有明之学，至白

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 两先生之

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

故何也？ ”明中期以前，朱子学一统天下，

阳明与白沙同属尚处弱势的心学阵营，于

理而言，难以理解“从不说起”；阳明与白

沙得意门生湛甘泉系知己挚友 ， 于情而

言，阳明“从不说起”更启人疑窦。 从现存

阳明文献看， 阳明也非完全 “不说起”白

沙。 深圳大学哲学系黎业明教授通过细致

的文献疏理，令人信服地指出，阳明不愿

多提白沙是在正德十五年以后———此前，

阳明与湛甘泉关系友好，多次提及白沙并

有所认同；此后，阳明与湛甘泉在学术宗

旨上产生分歧而激烈辩论，不愿称颂或批

评白沙。 这种“欲说还休”的状况，直至阳

明第一代弟子摆脱上一辈学者之间人情

世故的羁绊，才得以回到学术思想本身而

直面其差异。

阳明去世后，其弟子在如何评价白沙

与阳明的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 阳明晚年

得意弟子王畿说：“白沙之学 ， 以自然为

宗……于先师所悟入处，尚隔毫厘。 ”王畿

认为阳明学术与白沙学术有本质的差异，

且据此批评白沙学术。 江右王门主力聂豹

则认为：“周程以后，白沙得其精，阳明得

其大。 ”“精”是专深精密，“大”是广博宏

大。 聂豹实际上认为白沙学术比阳明学术

更高一筹。 这种针锋相对的分歧，与阳明

去世之后良知学的不同发展方向之冲突

有关。 换言之，王畿与聂豹对白沙的不同

评价， 涉及心学思想的两种不同发展方

向，这两种不同方向事实上也构成了中晚

明时代心学发展的内在张力。

根据阳明心学“心即理”命题，天理不

是心体的认知对象， 而是心体之天理；心

体自作主宰，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透过心

体良知的判定而显现其意义。 换言之，在

阳明心学体系中，万物之秩序建立在心物

感应机制中“我的良知灵明”基础之上，由

“我的良知灵明”肩负所有的责任担当。 这

是阳明心学勇于担当、 富有道德激情，以

积极进取的狂者胸次为特质的理论根源。

如阳明后学、泰州学派集大成者罗汝芳以

急公好义著称，为救人甚至不惜代人行贿

或出钱悬赏。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 龙溪而风行天下。

泰州学派学者的特点是多能以赤手搏龙

蛇———勇于挣脱名教的束缚， 桀骜不羁，

善于谋事。 近代康有为说“言心学者必能

任事”，就是基于这一特点。 然而，问题也

出在这里。 因为良知生发于个体心层面，

无所拘束的个体心当下呈现的未必是良

知，可能是情欲恣肆，也可能是脱离现实

基础的虚幻价值。 这就无法避免不把自己

的意志强加于万物之上。

不同于阳明将万物秩序建立在良知

灵明的基础上，白沙把调节伦理秩序的权

力交回给自然。 “人心本来体面皆一般，只

要养之以静，便自开大”，白沙主张自然秩

序是最完善的秩序，万物在其中以“自在”

的方式保持生机自由生长，没有外在力量

的干扰。 白沙的“养之以静”，吸收了道家

让开一步的“不生之生”智慧，在自然面前

放下一切理智造作，令万物以自己的方式

呈现自己。 虚静非不作为，而是以自然的

原则维护世界的一体多样性； 以自然、自

发的秩序调节人类社会系统的运作，避免

低层次低效率的损耗。 江右王门聂豹将白

沙学术的地位提在阳明之上，就是力图以

白沙思路纠正阳明良知学流弊的举措。

中晚明时代， 阳明良知学风行天下，

缘于其倡导学者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为善

去恶的社会实践中，而白沙的主静之学并

不能满足阳明学派信徒积极改造社会的

要求。 对于阳明学派信徒来说，解决良知

学“情识而肆、玄虚而荡”流弊的途径，仍

在于依赖锤炼充沛而敏锐的良知力量，而

非通过“主静”消解道德热情。 因为理想社

会有赖人们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主动争取，

真理及其效应是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积极

思考的结果。 基于此，王畿明确批评白沙

只是孔门别派，其主静之学只是解决世人

精神泼撒、向外驰求问题的权法而已。

这一延续近百年的争论，直到晚明才

得到解决。 心学大师刘宗周所著《皇明道

统录 》对 “世推为大儒 ”的陈白沙颇多贬

辞，甚至斥为“禅学”。 有趣的是，刘宗周在

晚年反复研讨白沙之学，感叹白沙之学绝

非他在《皇明道统录》中所认为的那么简

单：“静中养出端倪，今日乃见白沙面。 ”由

贬转褒的评价变化，背景是刘宗周基于对

晚明学术与政治的沉痛反省，积极钻研对

治阳明学流弊以救世的全新学术。 刘宗周

晚年的思想洞见， 经由其弟子黄宗羲阐

发，以明代思想与政治之全面批判总结的

方式展现。 这是明代白沙主静的心学与阳

明主动的心学之对峙的合理总结，更是明

代心学发展与现实政治互动的一个投影。

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 欲了解

心学， 阅读白沙著作是最好的方式之一。

黎业明编校的《陈献章全集》是目前收集

最完备、考订最精详的陈白沙文献集。

用人类学思维去“考古”
———读张经纬《从考古发现中国》

■陈 斌

打败你的不是同行，而是跨界。

这是近来网络上流行的一句 “哲

理”，放在张经纬身上尤为贴切。

张经纬喜欢考古学，但所学专

业是人类学，“阴差阳错”没有成为

拦路虎，反倒成就了他用人类学知

识去思考考古学问题，居然经常有

些意外斩获，在考古学界曾引起不

小的反响。本书是对张经纬近年来

发表的文章的一次总结。全书分为

考古中国、探索方法、中国进程、神

话时代、趣史、诸野等六大板块。 虽

是合辑，前后文章之间缺乏统一架

构下的严密逻辑关联，但从作者近

年来主要关注方向来看，本书所辑

文章总体上还是从多个维度较好

地回答了书名所指的关键问题，即

“中国从哪里来？ ”

人存于世，问题主要有三，即

从哪里来，现在干什么，未来将向

哪里去。 考古学便是通过挖掘寻

找器物证据的方式， 努力探寻第

一个问题的答案。前几年，以色列

作家尤瓦尔·赫拉利推出其畅销

全球的历史著作 《人类简史》，该

书融历史学、人类学、生态学、基

因学等多门学科， 自始至终向读

者说明这么一个得到诸多学科证

实的历史事实， 即人类最早起源

于非洲， 无论是后来繁衍了我们

的智人， 还是被智人消灭的尼安

德特人等，无出其右。尤瓦尔还勾

勒了人类在全球的迁徙路线图。

从这一视角看， 今天人类文明虽

有诸多分野， 最终起源指向仍旧

九九归一。

张经纬始终在强调这样的观

点，即无论是人类学还是考古学，

均应从世界的视角看中国， 而不

是从中国的视角看世界， 这样才

可能对考古界孜孜以求的 “发现

‘最早中国’” 理念有一些更全面

也更科学的认识。

张经纬爬梳考古信息和诸多

著作后指出：“周人和秦人并非一

脉相承的整体， 而是各有起源的

不同文化”，“从中国文明史的开端

以来，夏、商、周三代都是从东亚核

心区的‘外围’一点点内迁的，并不

是一开始就以所谓的‘中原’为根

据地向外发展的。”就是说，“中国”

概念的形成， 本质上是迁徙到中

原后的各路人群海纳百川的结

果。 为构建抵御外部的合力，他们

于是“建立了‘华夷之辨’的修辞方

式，封自己为正统，还把周边的人

群称作‘夷’”。 或者说，最早的“中

国” 概念更大程度上彰显了政治

和军事意图， 由于其范围并不十

分固定，地理内涵反倒偏弱。

从丝绸之路的形成角度 ，也

可以为“中国”的形成找到蛛丝马

迹。 丝绸之路曾给国人带来无限

荣光。 1877 年，德国地理学家费

迪南·冯·李希霍芬首度提出 “丝

绸之路”概念。后来关于丝绸之路

的著作乃至考古日益丰富起来，

当斯坦因等人从敦煌盗走诸多藏

品后，敦煌学的建立与兴起，进一

步提升了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毫无疑问， 丝绸之路是中国

与中亚乃至欧洲商业贸易的重要

通道。在张经纬看来，这条道路还

具备另一重意义， 那就是与人类

起源时代迁徙路线的重合。 这不

是简单的巧合， 而是自人类形成

以来，这条通道便一直存在于世，

实际也是后来者进入中原， 繁衍

后代，成立“中国”的重要通道。丝

绸之路一路上有高山、 沙漠、戈

壁，充满艰辛，但相较于其它路线

仍具有比较优势， 这也是这条路

线一直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只

是到大航海时代来临后， 丝绸之

路的地位才逐渐西山日下。 张经

纬对“打哪儿指哪儿”式考古进行

了严厉批判， 直陈考古不是拎着

答案找注脚，我们“不必畏惧中原

（中国）的源头不在中原。 中原不

是文明之源， 但仍可以是中华文

明昌盛的舞台”。

气候变化是导致北方民族南

迁的重要原因，这是学界的一个重

要观点。 对此，张经纬认为，这一观

点存在选择性错误，当“举出一个

天气变冷和人群迁移吻合的例子，

就有另一个不吻合的例子等着”。

这种南迁到底是否像张经纬所说

的“想南迁就迁”，还是因为人们定

居能力的强化、对南部自然环境改

造尤其是逐水而居能力的提升有

着更大关联，似乎还有待探索。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

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是冀朝鼎的

名著。 张经纬不唯书，认为冀朝鼎

以水利工程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并

不能佐证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

济区”形成原因，反而认为，“基本

经济区的变迁， 实际是中国历史

上王朝更迭的结果，而非原因”。换

言之，政治生态决定了生存状态，

水利对经济的影响肯定存在，但

远未达到关系一地兴衰的地步。

张经纬对人参在明清时代的

“赋魅”分析入木三分，对神话形

成的历史变迁也有精彩的阐释。

如果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

娘，那么神话更是如此。神话有一

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上天”

赋予不可求证的力量， 以期达成

目的。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力量文

化的延续，作为神话重要解读者，

往往会按照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加

以解读，此即“一切神话都是当代

神话”。 比如“普罗米修斯在赫西

俄德的诗中是个歹徒，是个骗子，

在阿提刻是位小神； 但是经过埃

斯库罗斯的塑造， 他成为一位敢

于为人类的生存和幸福而反抗宙

斯的伟大的神”。 因此，要真正理

解原神话的隐喻意义， 必须尽可

能找到神话的真正源头。

最后想说明的是， 张经纬的

文章轻松诙谐，道理简单通透，金

句迭出， 即使笔者这样考古学和

人类学的“双料”门外汉，读来也

未觉生涩， 反倒酣畅淋漓收获满

满。字里行间可见，张经纬阅读量

巨大，记忆力惊人，思维跳跃性十

分突出， 尤其是对比式研究和发

散性思维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也许， 张经纬的许多观点有待考

古学界以事实反证， 但他的观察

尤其是写作方式颇为值得学习。

《从考古发现中国》

张经纬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九色鹿丛书出版


